一零一，我的初中生活  （六）
1963届初三6班 李新民

芦苇塘畔巧遇

暂时困难，星期一车不好上，我都是星期天返校。这是61年秋，我上初二，星期天我早早就返校了。
天空晴朗，太阳夕照，刚进校门的那条小路上有零星的几个学生。郊区的风景太美了，我们校园的景色更美。我不由停下脚步，欣赏起来。芦苇已长得比人高，齐刷刷、绿油油一眼望不到头，真有莫测高深之意境。见我停下来，有几个学生也相继停下脚步，欣赏起来。芦苇丛中，有人拂绿而来。他是个农民，见我们驻足，以为有什么新鲜事，从芦苇塘中沿小径而来。见我们只是欣赏，他也就和我们攀谈起来。
这时，一个老人停在我们身边，加入了我们的谈话。定定神，我们才发现这不是别人，是王校长！我们不由肃然起敬，纷纷向老校长问好。老校长，银发飘飘，面容慈祥，个儿与我们相仿，衣着也很普通，融在我们中间就像邻家老奶奶。她与我们的谈话，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话，没有什么豪言壮语、官话、套话之类。使我们谈得轻松、热烈，无拘无束。就连那个农民也加入了谈话。那个农民为了显示自己有文化，故意卖弄了一句“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”，这是我们这场谈话中最有文采的一句了。之所以说他卖弄，是因为他的话与我们接不上碴。
望着王校长远去的背影，我们回味着、沉思着，走向自己的教室。
这个事情太普通了，以致很快被繁忙的生活压在心底。只有散淡的时候，才会浮上心头，换来会心的一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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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8年王一知校长（前排中）在学校少年湖边与学生交谈

天 然 野 趣
一零一，地广人稀，有很多天然的景象，是生活在繁忙的都市见不到的。使我至今怀念不已。
教学楼前挺宽敞，同学们在此做操、听报告。南边是鱼塘，碧波荡漾。鱼塘边有几块长条石，有几株垂柳，闲暇，我们在此聊天、温书、游戏。
那时没有那么多楼房，视野开阔。天空大概有风，云彩变化特别快。一会儿像辽阔的草原，上有羊只朵朵；一会儿像一片白棉花，上有一只小狗，……，我们看得兴致勃勃，争论得面红耳赤。尤其是有火烧云的日子，天空明亮，鱼塘火红，那叫美呀！上晚自习的铃声响了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教室。
有回，我们正坐着说话，来了俩男生。冷不防拿出一条‘长虫’来，头还一窜一窜的，吓得女生炸了营。我冷眼一看，长虫的头已去掉，拿根绳系着。肚子吹气，气又不满。拿着是蔫的，手在下边一攥，长虫头就立起来。明白了这个鬼把戏，女生们又气又乐。
在教室的抽屉里，男生还养过啄木鸟，大概是朱岳，也许是陶瑞，拿窝头喂。现在知道得拿活食喂，那时不知道。没养活。
学校的西边有许多钻天杨，长了许多唧鸟，就是蝉。蝉声此起彼伏，也是盛夏一景。
学校里有许多的花草树木，不光美化了环境，还让我们开了眼。

比如说，玫瑰。现在花房里四季都有玫瑰供应，可，那叫玫瑰吗？一点香味都没有。真是：欺世盗名。我们学校的玫瑰那叫香啊！醇香醇香的，醉人心脾。过玫瑰开花的季节，上厕所都要先在玫瑰花那儿多吸两口气，然后再急急慌慌地上厕所。城市里的人，上哪儿嗅真正的玫瑰花香味去？
环绕喷水池，那儿有多少花呀！全是树花，不是草花。管理省事，又不占地。

有一回，在教学楼北，我捉到一只白色蝴蝶，戏剧性地把它的翅膀剪下一半，又放飞了。翅膀还是对称的。它艰难地煽动小翅膀，飞呀，飞，飞过了教学楼。到南边去了。对它的顽强生命力，我深为叹服。
一零一的蚂蚁都比别处大，大3到5倍。
学校大，有好多地方我没去过，有好多奇闻我没听见，请同学们给我补充。

赏  月
初二时，我特别喜爱古诗文，经常吟诵。我发觉，赏月得在水边上赏，没有水的月亮就不美。61年的中秋，不是节假日，得在学校过。我暗自打算过一个有水的中秋。
白天我像别人一样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显山不漏水。下了晚自习，搞完了卫生，该睡觉了，我溜了出来。

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，校园里静悄悄的。我穿行在大月亮底下，心中平静、坦然。学校里有很多树，月下树影可美呢！我心中暗笑‘月移花影美人来’，我来了。路上也曾碰到人，可能他（她）们也是赏月的吧，我们谁也没理谁。看他们的方向，是到大操场、游泳池去。我先到喷水池绕了一绕，又到劳动办公室前，那儿有水。我在劳动时就观察到那儿有水，风景挺美。
真在这儿了，我环顾四周，空无一人，真想吟诵苏轼的吟中秋名篇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！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……”，话到嘴边，又强压了下去。只在心里吟诵完毕。吟完，又留恋地看看月亮，心说“不早了，回去吧。”
劳动办公室前的水域还是小了点，美中不足。

过后，又想过，学校里有月亮又有水的地方，还有教学楼前。其实那儿更美，只是当时没想起来罢了。
阴    影

一零一有36个班，每班将近50人，算起来学校大概有师生近2000人。俗话说：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在我初中的三年里，也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。
从身边说起，李霞丢首饰，那是作为道具使过，应在接触过它的人中去找；孙路丢钱，就不好找，因宿舍楼里人多手杂。当天有热水，洗澡的、洗衣服的，都抢时间、争速度，乱乱哄哄。极易造成疏漏，使小人趁乱下手。
夏天，7月中吧，我们升学考试后，因西城作文考试漏题，又重考一回。记得第一次作文题目是“春雨”，第二次好像是“我的志愿”。已经回家的我们又被叫回来，住在学校，准备考试。就在那天的晚上，从游泳池那边来，赤条条一个男的，竟站在女生宿舍楼的洗脸间门口。女生没有防备，一时大哗。男的立时扭身、蹿出宿舍楼，飞跑，女生还没反应过来，他已窜入游泳池。游泳池里人很多，无法找了。这件事犹如一块石头扔在水中，造成比较大的心理震动。尤其是：我们第二天要考试。
这件事，只能是不了了之。

最严重的是：我校抓住一个惯偷，他还是高三的某班团支书。是所谓根红苗壮的好孩子。一零一是革命的摇篮，革命干部、革命军人的子弟备受青睐。入团也较比容易。他很早就当干部，很早就入团，又当了团干部。一帆风顺。班里丢东西，他领头查，能查出什么来？一混混到高三，都快毕业了，被抓了个现行。全校大会上，他做检讨。听他说他作案的经历，我都毛骨悚然。其实，全是小偷小摸，只是，作案的过程挺神秘的，几乎是无孔不入。最后是怎么处理的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他的名字我也忘了。
别的还有什么事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总的来看，一零一还算是风平浪静的。
给我造成阴影的不止是人，还有‘羊’。

62年春，学校要处理一批羊，是公的。那时学校养羊是为了产羊奶，以增加学校里病弱老师的营养。不知道学校到底养了多少只羊，只知小羊羔里公的多，母的少。前些日子，我在劳动办公室劳动，天天熬羊奶。有时奶多，有时奶少，多的时候也才大号铝锅一锅底，约5寸厚。不知够多少老师喝。想的是：小羊送人，可以省下更多羊奶给老师喝。
学校公布了小羊送学生的消息，想要的报名。我报了名。班里的同学替我领回了羊。我已和蒋凤舒说好，她一放学，就替我把羊送回家去。她骑车走读，住家离我家不远。
领回的小羊暂放在我宿舍。吴秀琴病休，用她的铺板，挡在墙旮旯。可怜的小羊，可能从降生就没吃过饱饭，它咩咩地叫着，疯狂地冲撞着。我一个学生束手无措。我跑回教室，耳边犹响着小羊的叫声。直盼到蒋凤舒放学，取走了小羊。那天可能是星期四。
星期六，我一放学，就赶紧回家。弟弟妹妹围了上来，并放出了小羊。小羊饿极了。我问：“喂小羊什么？”答：“棒子面粥。”家里没有现成的棒子面粥，我赶紧动手熬。小羊太饿了，看着它那饿样儿，我真难过。它拼命地拱我，我急于求成，没有熬熟，就用奶瓶喂了羊。我犯下致命的错误。
第二天，羊就病了，很严重。我只好擓上篮子，装上小羊，上兽医站去看病。兽医站在倒座庙，离我家约一站地。我走南头大沟，一直往西。我走得满头大汗，总算到了。可，兽医一看就说“死了。”不知在什么时候，羊已死了。我难过极了，归途中，把它埋在南头大沟。埋时，有几个孩子围着看。没有人说话。
回到家，弟妹们围着我都很难过，谁也没说话。

那时，爸爸一人挣钱，我们五个孩子都小，我老大，妈妈没日没夜做加工活。生活是很艰难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吃它。它太可怜了。它是饿死的！

当年，小羊送了人，母羊还产奶吗？学校的做法无异于‘杀鸡取卵’。
这个阴影一直罩着我，永远忘不掉。现在，可以买成箱的牛奶，那时，有一袋奶，小羊也饿不死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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